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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适应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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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归纳法，根据风险管理理论，从风险因素 - 风险事故 - 损失这 3 个风险要素入手，全面分

析农业转型升级后风险的变化。结果发现：转型升级后农业领域风险因素更多、风险更集中、风险承担主

体的风险转移意识和能力更高、风险的连锁反应更强、损失的不只是物化成本，而广东省农业保险虽然发

展迅速，但是无法实现与农业同步发展，表现在险种偏少、保额偏低、承保和理赔方式过于简单等方面。建

议农业保险的发展应紧跟农业的发展步伐，配合农业转型升级的态势，在承保对象上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经营技术上关注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纽带关系，承保范围上关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产品上关注产

量保险、收入保险等，综合经营上关注风险管理服务以及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才能更大程度为农业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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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dapting 
agriculture upgrading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example

ZHU Yu-ting，LIU Hong-mei

（School of Business & Law，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Applying inductive reasoning，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after agriculture upgrading extensively，

according to risk management theory，starting from three elements of risk：“risk factor”-“risk accident”-“lo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e after upgrading would face more risk factors，that more risks are concentrated on 

some subjects，that risk-bearing subjects are more conscious and capable to transfer risk，that the chain reaction 

to agriculture risks is more severe，and that the loss isn’t limited to materialized cost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some problems tha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an’

t keep up with agriculture upgrading still exist，such as small variety of coverage，low insurance amount and simple 

underwriting and claiming mod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hould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hat is，

matching agriculture upgrading，so as to guard agriculture. In detail，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s should 

be insured；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ubjec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technology risk，market risk and others 

should be covered；quantity insurance，income insurance and others should be available；risk management service 

should be provided and insuran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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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以农业为对象、以农业生产者

支付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主

要由于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合法地转移给

保险公司的一种制度安排。农业生产者应合理

利用农业保险，实现以丰补歉、稳定收入的目

的。2016 年广东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险保费

收入 / 地区农业增加值）为 0.29%，远低于全

国 0.60% 的平均水平，与广东省作为经济强省

和农业大省的地位严重不符。根据《广东省农

村统计年鉴 2016》，2015 年广东省农作物受灾

面积 84.6 万 hm2，草场受灾面积 50.1 hm2，因灾

死亡大牲畜 1 310 只，直接经济损失中农业损失

120.1 亿元；而同年广东省农业保险的赔付支出

只有 4.99 亿元，对于救灾而言，农业保险赔款

无异于杯水车薪。这些数据都反映了广东省加

快发展农业保险的紧迫性。

在土地升值速度加快、用地成本和劳动力

成本不断升高的今天，要求农业由过去的粗放

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顺应城镇化、工业化的

进程，顺应消费需求的升级。因此农业面临的主

要风险类型、风险发生方式、风险程度等都会有

所改变，需要农业保险作出相应调整，以发挥最

大的保障作用。学术界对保险适应农业转型升

级的发展路径散见于众多文献中。学者们发现

农业现代化经营过程中不仅要面临传统的自然

风险，还要面对市场风险等多重风险，迫切需要

农业保险为其保驾护航［1-2］。然而，现阶段农业

保险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仍有相当差距［3］，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与传统农户

存在显著差异［4-7］，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

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

产品和服务等创新［8］，需要针对不同特征农业

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行优化［9-10］，特别是

需要完善保险品种和基层保险服务体系以适用

于更为依赖农业收入的农业经营主体［2，11］ 。但

是尚缺乏对农业转型升级后风险变化的全方位

分析［12-13］，也未能针对保险公司经营各环节提

出改进措施。本研究运用归纳法，根据风险管理

理论，从风险因素 - 风险事故 - 损失这 3 个风

险要素入手，全面分析农业转型升级后风险的

变化，并从保险公司经营各环节找出农业保险

可操作的路径，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指明方向。

1 广东省农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表现

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应紧跟农业的发展方

向，保持同步，才能发挥保险的最大功效。广东

省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先锋，不仅在对 GDP 贡

献大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引领改革浪潮，而且

在农业领域变革之大也不容小觑，那就是转型

升级。

现阶段，对于产业转型升级还没有一个确

切的界定，也没有形成比较系统权威的统一定

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转型，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指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规

模、产业技术等在某一时期内一个国家或某一

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构成发生显著变动的状态

或过程，在技术、组织、结构等多方面呈现出层

层递进的关系［14］。产业升级主要指依靠优化生

产要素组合、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管理水平、把

关产品质量等，将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粗放型产

业升级至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集约型产业，逐步

提高产业素质与效率［12］。目前，广东省农业已

呈现转型升级的态势：

第一，从经营主体来看，涌现出不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其规模、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与

传统农户相比都有很大提升。2016 年广东农业

经营户 896.74 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指

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

农业经营户）达 15.88 万户。全省认定和培育省

级农业龙头企业 820 家，上市农业龙头企业 65

家。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公司制，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虽然他们在数目上占比

小，但在农业产出中占比甚大。2016 全省实际

耕种的耕地面积超过 1/5（20.1%）由规模农业

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种植，年末规模农

业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生猪和禽类存

栏量分别占全省的 76.9% 和 63.7%。

第二，从农业内部结构构成来看，广东省农

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69.3% 大幅

下降至 2015 年的 50.6%，林业由 5.79% 小幅下

降至 5.37%，牧业由 18.6% 小幅上涨至 20.2%，

而渔业由 6.3% 大幅上涨至 20.2%。农林牧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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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是 2003 年开始新统计的行业，一出现就

在农业总产值中占不小份额。从种植业内部构

成比重来看，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从 1978 年

的 76.3% 下降至 2015 年的 52.4%，经济作物和

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分别由 12.8% 和 9.2% 上升

至 15.6% 和 32.1%，表明农业内部结构逐渐向效

益高的经济作物、渔业、副业转移，结构渐趋优

化。

第三，从科技进步来看，广东省 1980 年

机耕面积仅 112.15 万 hm2。在总耕地面积减少

的大环境下，机耕面积反而增加，2015 年为

374.18 万 hm2。农业电气化和化学化水平显著提

高，农业用电量和化肥使用量均有较大增幅。农

业机械总动力 1980 年末只有 596 万 kW，2015

年末为 2 697 万 kW，增长了 4 倍多。技术的应

用节约了劳动力，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农业向

高附加值升级。

农业转型升级虽然是渐进的，但却是符合

社会进程的重大变革。为使农业转型升级顺利

进行，研究农业保险如何适应转型升级后风险

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014 年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促进农

业转型升级、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治理和保

障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16 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保险需要聚焦服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积极开发适应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需要的保险品种。2017 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需要的保险产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地

方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这些都对现代农业保

险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农业转型升级后风险的变化

2.1 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更多

风险因素是指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频率或

严重程度的任何事件。构成风险因素的条件越

多，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损失就会越严

重。风险因素分为有形风险因素和无形风险因

素两类。前者是指导致损失发生的物质方面的

因素，后者是指文化、习俗和生活态度等一类非

物质形态的因素，如人们不诚实、或企图不良、

或存在欺诈行为，或行为上粗心大意和漠不关

心，均易于引发风险事故发生的机会和扩大损

失程度。随着我国农业向市场经济、法制经济转

型，以及科技发展，农业领域里面临的风险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传统的自然灾害风险外，还

可能面临科技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

2.1.1  科技风险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非

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及其成果不断地向农业渗

透，农业高新技术领域越来越宽。广东有关农业

的高校科研院所在基因育种、组织培养、生物发

酵、微生物、设施园艺、农业工程、环境保护等

多个领域多方面，均取得一批农业高新技术的

研究成果，农业新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非常普

遍。据调查，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现代集约化种

养技术、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安全食品生产技

术、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现代

农业机械技术、设施栽培技术、生物和灾害防治

等新技术已在农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相应地，

可能存在有关经营主体在设计、规划、管理实施

农业科技系统工程，研究、试验、示范、推广、

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生产经营农业科技产品等

过程中可能因有形或无形风险因素而发生自身

危险。

2.1.2  市场风险 由于未来市场价格（如利

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对

经营主体实现其既定目标的不利影响就是市场

风险。面对日益复杂的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体系，

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参与程度加深，对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变动、农产品价格波动、销售渠道不稳

定等市场风险的反应比以往更加敏感。

2.1.3  法律风险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强

化、社会分工的细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纽带

多是各式各样的合同，企业所面临的的法律风

险表现出不确定性、多样性、复杂性、广泛性。

那些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由于外部法律

环境发生变化或他人或自身的作为及不作为，

而对自身产生负面法律责任或后果的可能性，

都属于法律风险。

风险事故是指造成生命、财产损害的偶发

事件。发生风险事故意味着风险的可能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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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现实，上述风险因素引发的风险事故就表现

为各种自然灾害、机械故障、价格下跌或上涨、

法律纠纷等等。

2.2 风险更集中

风险损失是风险事故的后果，是指非故意、

非预期、非计划的经济价值的减少和灭失，涉及

到损失承担主体和损失大小。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城

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进一步增强，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将逐步加

快，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普通农户（包括兼业户、

专业户）将逐渐减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将逐渐增

加。这些从事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现代农

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远远大于传统小农

户，规模化与专业化生产经营使得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品种较为单一、投入高、产出高，因而

风险集中度高于传统小农户［15］。

2.3 风险管理主体的风险转移意识和能力更高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不同的风险管理

主体对于风险有着不同态度。有调查显示，相比

传统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担心农业灾

害风险，同时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较高，则更容

易接受相关农业培训，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

更高，更多地出于自身灾害管理与风险融资的

需要主动选择购买农业保险［16-17］。同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收入水平也较高，愿意支付

的保费水平也显著高于传统小农户。

2.4 风险的连锁反应更剧烈

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领域的分工也越来

越细，原来的小农户从播种到收割再到销售这

种全程亲力亲为的模式几乎不存在了，取而代

之的是各种经营主体各自只负责一个或几个环

节，以协议的方式结合一起。2016 年末广东省

农业经营单位 8.08 万个，较 10 年前增加了 2.6

倍。农业经营单位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农民

合作社数量大幅度增加，全省以农业生产经营

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达近 3 万家，占

农业经营单位的四成左右。可以看出农户之间

的关联度更紧密，出现了大量“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新的经营方式覆盖的产业链条较长，涉及

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的种植与加工、动物养

殖、与其他合作方的契约与合作、仓储和物流运

输、销售与推广等，财产风险、人身风险、责任

风险和信用风险相对集中，复杂多样，层出不

穷。一旦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在农业种养生产

环节出现问题，农户不仅自身利益受损，还会影

响农民合作社的产中服务水平，最终限制龙头

企业对农产品市场的开拓［18-19］。

2.5 损失不只是物化成本

农业产业转型之后的投入远比传统农户种

类更多、数目更大。可能发生风险事故的主体以

农产品为主，扩散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相关因素，

农业研发、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所涉及的设

备、机械、材料和人员等因素都存在多重风险。

直接物化成本在其总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较

小，人工成本、土地租金、融资成本等间接成本

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传统农户，一旦发生风险，连

带发生的损失将十分巨大。因此农业保险应该

尽可能覆盖这些风险和损失，并适应投保人的

经营特点。

3 广东省农业保险适应农业转型升级

的不足

自 2007 年启动了由财政补贴的政策性农业

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广东省农业保险保费规模

迅速增长。2016 年全省农业保险费收入达 11.63

亿元，同比增长 19.09%，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7.61 个百分点，为 1 148 万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

了 501 亿元的风险保障，农险区域覆盖全省所

有地市。

承保的农业产品品种范围也在扩大。到

2016 年末，在广东省较大范围、较大规模实施

的政策性涉农保险品种达到 18 个，包括基本项

目（6 个险种）、补充项目（5 个险种）、创新险

种（7 个险种）三大类，其中水稻、能繁母猪、

玉米、花生、马铃薯、甘蔗、奶牛、家禽、生猪、

荔枝、龙眼、香蕉、木瓜等 13 个险种由广东省

农业厅负责管理。加上小规模试点的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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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基本实现农林牧渔业政策性保险品种全

覆盖。商业性农险也在逐步推开。但是在发展迅

速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表明目前农业保

险未能与农业发展同步前进。

3.1 保险险种较少

从险种数量看，目前广东有 10 个农险大

类，18 个具体险种，险种集中于全国普及且享

有中央财政补贴的水稻、森林、能繁母猪、生猪

和涉农补充险种（共 9 个），自主开办的险种

偏少，具有广东特色的农产品多数仍然缺乏基

本的保险险种。渔业保险（渔民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渔船财产保险）、蔬菜保险均处于停办状

态。相比之下，江苏目前有农险险种 49 个，其

中有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全部开办，有省级财

政补贴的险种 29 个，各地自主开办险种超过 20

个，农业保险已拓展到农机具、设施农业等领

域。浙江建立了农业保险品种目录库，各类险种

达 61 个，其中中央财政补贴品种 8 个、省级财

政补贴险种 13 个、地方特色险种 41 个。

3.2 保险保额偏低

广东省农业保险品种的保额普遍低于其他

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多年前在起步阶段，由于

财政补贴不多，为了推广试点时实施了“广覆

盖、低保障”的策略，开办的农业保险参照直

接物化成本确定保险金额，但普遍低于实际的

物化成本。当前广东省各险种的保险金额大多

只能覆盖实际物化成本的 30%～60%。如水稻

种植的物化成本为每 667m2 800 元，而广东确

定的保险金额为 400 元；甘蔗的物化成本达到

1 500 元，而广东保险金额为 650 元，不及物化

成本的 50%。农民在受灾后得到的赔款和实际

损失差距非常大，远远达不到恢复再生产的目

的，制约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积极性。

3.3 承保、理赔方式过于简单

我国农业保险的服务对象长期以传统小农

为主，基层保险服务团队基本采取“劳动密集

型”的服务方式，科技投入较少，面对规模化经

营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大的生产规模和经

营面积，无论是投保、承保等保前服务，还是勘

察定损、赔付等保后服务，都面临着巨大困难。

例如现场定损的标准会随着个人的理解产生一

定偏差，容易发生赔款争议和纠纷，甚至有投保

户反映部分地市的晚稻损失需要跨年度理赔。

这与农业保险投保和理赔较高的时效性要求形

成了显著矛盾。 

4 农业保险适应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

路径

农业转型升级需要保险来分散风险。农业

转型升级后产品、规模、生产方式、销售方式等

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规模扩大后，损失程度和

损失概率也相应增加，因此更需要风险分散。在

各种风险管理方式中，保险有着独特的优势，适

合于损失概率小，但是损失程度相对大的风险。

对于保险业而言，满足农业转型升级需求，有助

于保险业提高投保率，降低单位成本，提高经营

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减

轻保险业自身的风险集中。为适应农业转型升

级，广东省农业保险也可从保险经营的各环节

入手，多管齐下，更大程度分散风险。

4.1 承保对象：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逐步分离，农

村土地经营权正在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

按照责任权利对等原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

是农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在保险对象的确定

上从土地承包方转为土地经营方也更为合理，

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利用保险机制开

展风险管理。同时，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为防止

道德风险，化解逆向选择，传统的农业保险产品

需要严格按照“三到户”的操作规程，即核保

到户、验标到户、查勘定损到户。由于传统农户

规模小而分散，因而农业保险经营成本非常高。

新型经营主体更集中，管理上更符合现代企业

制度，账册清晰可查。在以新型经营主体为投保

对象的操作模式中，农业保险的管理成本可大

大降低。有鉴于此，建议保险公司开通针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单独投保、开单、勘察、定损、

理赔的绿色通道，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和效率，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保险产品与服务。

4.2 经营技术：一揽子方案、全链条保险

针对各农业经营主体的密切纽带关系，保



171

险公司可开发全链条保险、一揽子保险，将整个

链条内的风险以及风险承担者一一理清，用组

合保险的方式向众多经营主体提供综合性的保

险，省却了各经营主体分散地向不同保险公司

投保不同险种引起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保险

公司利用各投保人之间的纽带协作关系提供全

面的风险管理方案，节省了搜寻、推销成本；还

可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流通组织者的功能，发挥其在保险公司和农

户之间媒介的作用，在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辅助保险服务的同时，降低保险经营中的道德

风险。

4.3 责任范围：保自然灾害，技术风险、市场风

险等

针对风险因素范围的扩大，农业保险在责

任范围方面也应该扩大，除了保障传统的自然

灾害风险，还应该适当地涵盖机械故障、化肥

农药施用不当等技术风险，开发价格保险（或

“保险 + 期货”模式）以规避农产品市场价

格波动风险，开发信用保险以规避农业产业链

条里其他方的违约给投保人带来的风险，开发

保证保险以规避投保人自身不可抗力的原因违

约而应负的赔偿责任。还可以将农业服务体系

里的农机、农田水利设施等财产风险与农业生

产风险综合在一起，或者采用“基本险 + 附加

险”的方式，这将有利于保险公司全面系统地

管理风险。 

4.4 保险产品：产量、天气指数、收入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两级分化，不同

农户群体对农业保险形成差异性需求。在此背

景下，农业保险供给侧也应当有所变革与调整。

例如，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的

推进，以“低保费、低保障、保成本”的传统农

业保险产品，已经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风险保障需求的新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的大户更为关心的是产量风险、价格波动风险

和收入损失风险，因此，应注重提升针对大户产

量保险的保障程度并改进其保障范围，推动农

业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产值、保价格、保收入升

级，对农业保险的不同险别进行细化与优化，

开发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对于岭南水果、茶

叶、南药、食用菌、特色林果、食药用森林植物

等广东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应尽早推出产量保

险、收入保险，保障特色产业的顺利成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于传统农户，他们

需要承包或租赁大片土地、雇佣劳动力以实现

规模经营，因此仅仅承保物化成本显然是不足

以灾后重建，应运用“基本险 + 附加险”涵盖

地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以及为了避免陷入各

经营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规避道德

风险，降低理赔成本，可开发天气指数保险，仅

根据天气异常程度超出预定幅度范围就理赔。

4.5 综合经营：保险服务，“保险 + 其他”

传统的保险服务的重点在承保和理赔，而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对保险服务的需求

则在保险公司向农业经济主体提供的风险管理

服务，以及可能的金融服务。这是由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面对的除了上述自然风险、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技术风险之外，还有流动性风险相交

织，时刻威胁着经营者的财务安全，迫切需要强

大的风险管理团队为其提供精准的风险管理服

务。例如人保财险湛江支公司不惜代价聘请广

东省的渔业专家为承保的渔场提供定期的技术

服务，大大降低了风险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损失

程度，深受养殖场的欢迎。

保险公司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风险管理方

面专长和资金优势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和资金融

通，如保单贷款，满足新型经营主体规避流动性

风险的需要。保险公司还可以与其他市场主体

合作，共同开发满足新型经营主体所需要的产

品或经营模式。例如涉农贷款保证保险运用了

保险、银行、政府“风险共担”机制，发挥农业

保险担保增信功能，打通金融扶贫链条，解决农

村信贷风险高、信贷机构放贷意愿不足导致的

“血脉不通”难题。还可借鉴基金运作模式，运

用市场手段，探索创新“农业保险 + 保险资金

投融资”模式，打通保险资产端和负债端，打造

从风险保障到保险资金直接投资的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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